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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间慈善与义演活动渊下冤
江苏徐海水灾院
业余演员也能筹得巨款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夏秋，江苏
北部徐淮海地区发生了十分严重的水

灾。由于这一时期铁路、电报、近代传媒

等事业都取得了较大发展，灾情得到了

广泛且迅速的传播，募捐助赈的热情也

被极大地激发起来，筹赈义演热潮亦随

之普遍展开。

上海作为历来义赈活动的中心，自

然是这股义演热潮最早的发生地。很可

能基于上年的惯性，率先为义赈活动开

展义演的正是丹桂茶园。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十月末，该园名角潘月樵（艺名
小连生）“约同园主夏月润、夏月珊及孙

菊仙诸人”，向华洋义赈会表示，欲“各输

善愿，即演日戏，移作赈需”。十二月中

旬，另一家传统戏园春仙茶园亦举行了

“戏资江北助赈”的专场演出，其主要演

出内容则为“赓春振声全昆腔会串”。

不过，这时上海地区筹赈义演热潮

的主流已不再是由专业戏班担纲了。这

首先来自于“补助华洋义赈会”的挑战。

该会是华洋义赈会的一个协助组织，成

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一月间，
其目的就是为筹赈而特别发起义演活

动。其做法与传统戏园的演出有别，乃是

“邀集著名校书二十余人，借南京路小菜

场楼上工部局议事厅合演戏剧”，“所得

看资、赏封，悉数充入江北赈灾之用”。这

种以非专业人士担纲的演出，竟然获得

巨大成功，其募捐总数达到 7000 元之
多。在这一成绩鼓舞下，该会决定于一周

后在同一地点进行演出，并增加“描摹江

北水灾难民困苦情形”的新戏。而第二次

演出的效果仍然相当可观，收捐总数达

到 6000余元。这些收获足以令传统戏园
相形见绌。

此外，上海地区另有许多社会组织

和社会人士也都加入了举办筹赈义演的

行列，其形式和内容更为多种多样。而

且，这类义演活动的演出者大多都不以

演出为职业，只是采取表演的形式来招

徕观众捐赈。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七

日（1906年 12月 22日），上海美租界华
童公学的学生“因悯江北水灾甚重”，在

“本校登场演剧，入观者每人洋银五角，

即以看资移助赈捐”。十一月十五日（12
月 30日），上海新马路女子中西医学堂
学生在学堂经理张竹君主持下，借张园

举行赈灾演出，其内容更为丰富：除马相

伯等人“演说饥民受苦之情形及吾人应

尽之义务”外，“女学生演剧，于灾民鬻女

卖妻之惨象，描绘入微，闻者几为泪下”，

“是日男女来宾约有千人，捐输颇为踊

跃”。次年正月间，一些社会人士发起了

一个名为“益友社”的组织，借“沪北张园

安垲第洋房演剧……所得看资悉数拨充

赈款”。由于益友社声明自己的演出内容

是“文明新戏”，所以演出者很可能不是

来自传统戏曲的从业者。

在上海之外，天津和北京地区也掀

起了筹赈义演的热潮。天津是北方这股

热潮的生发地和最集中之处，当地演出

的内容同样是新旧杂糅。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十月末，《大公报》馆主英敛之
等人发起公益善会为徐海灾区筹赈。该

会最初策划的活动，就是在李公祠内放

映从外国洋行借演的电影数日，“并邀请

中外音乐助兴及各国名角串演新戏”，以

卖票收入助赈。次年正月初，因“天仙戏

园园主及各名角、各坤角皆踊跃乐于助

善，各尽所长”，所以演出公告中又增添

了大量传统戏剧节目。而真正开演时，又

有许多新鲜内容。例如，在开演第一天即

正月初十日，“是晚演戏毕，由本社英敛

之登台演说爱群救灾大意。次由中国妇

人会会员英淑仲、英怀清两女士布送白

话劝捐说帖，男女来宾踊跃输助。次由南

段总局音乐队作乐，次演电影”。第六天，

刘子良“于变戏法先，并串丑戏两出，所

形容江北灾民之状，尤为本地风光，动人

观感”。这次为期七天的活动成效显著，

《大公报》甚至称赞此次义演“在北方尤

为绝无而仅有”。

继公益善会之后，刘子良等人又发

起艺善会来举办义演活动。艺善会的演

出内容其实相对简单，主要是“特请四城

子弟准演十样杂耍”。倒是英敛之等人在

演出期间的大量演说更具分量。如首次

开演前，“英敛之演说爱人救灾之义务及

合群保国之真理，并述津门近日助赈各

善会之发达情形”。第二次开演时，“先由

英敛之登台演说，劝勉众人于救灾恤难

之事，应见义勇为，不可少存私见。次由

丁子良君演说拯救同胞之义务”。第三次

开演时，英敛之先“登台演说数刻之久”，

结束时复登台“致谢来客，并勉众人勿以

善小而不为之意”。第九次开演时，“英敛

之登台演说开会筹赈宗旨，并痛切激劝

众人当尽爱群之道，能爱群，种自强，国

自保，反复譬喻，座客无不感动。次由黄

剑虹演说合群之力，其力莫当，众皆鼓

掌”。另外，艺善会也是天津筹赈义演活

动中举办时间最长的。从光绪三十三年

正月二十二日（1907年 3 月 6日）起，到
二月十一日（3月 24日）止，该会先后在
天福楼、宝和轩、三德轩、聚合茶楼、天泉

茶楼组织过五次共十多场演出，而英敛

之等人的即会演说亦为常备内容。

不过，天津城内更多还是以传统戏

剧为主的义演专场。其中较具规模者，首

推广益善会。该会“由北京特邀叫天及各

等名角，由二月初四日起至初八日止，演

戏助赈”。另外，在艺善会义演活动影响

下，“各茶园闻风兴起者，相继而起”。永

顺茶园义演虽仅一天，然情形相当热烈：

“数场曲艺后，由英敛之登台演说灾民情

状，及激劝座客尽力助捐”。兴盛茶园发

起兴益善会，“特请京津名角，准于十二

日演戏一天，将早晚所收茶戏资并房东

房租、箱价均行捐助”。聚庆茶园则定于

二月十三日（3月 26日）“早晚加演新戏，
所入之款全数充江北赈捐”。据《大公报》

馆统计，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腊月
起，到次年三月底止，天津募捐总数为英

洋 35000余元，其中义演所得占据了相
当大的份额。

北京义演活动的规模虽逊于天津，

但引人瞩目的是，女性人士表现得格外

活跃。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二月初，一
些女士发起“京师女学慈善会”。开会时，

“由发起人及天津公立女学堂吕碧城并

京师各女学堂学生先后登台演说，并由

各女学学生演习琴歌合奏，并跳舞各游

戏。日新、国民两学堂演习军乐”，据称

“赴会观览者毂击肩摩”。其间，参观演出

的两位内外城总厅丞“颇动感情”，各将

春季俸银捐助；南分厅第四区区长参观

后又对所属长警演说灾民惨状，各警即

“每名概助洋一角”。受第一次开会的鼓

舞，女学慈善会数日后又举办了第二次

活动，“特约请中国马戏及女技师来京开

演”。开演后，“每日……

所募之款每日在三四百

元之外”。而同人仍嫌人

数不足，又设法“添请两

宫御览之皇会，每日约

在两档”。二月间，豫教

女学总理沈君“拟于本

堂组织音乐会……任人

购票入览，所收票费悉

数汇至灾区”；是月末，

东四牌楼王姬贞女士

“慨捐五百金开演新

戏，以所入之款一律助

江北灾赈”；三月初，北

京伶界中有王凤卿等人发起，“禀请总

厅将假地演戏，以所收入票价一律汇至

江皖助赈”。

当然，京城同样有男性人士发起的

筹赈义演活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正月间，乔荩臣等人倡办“开演义务大

戏，业经外城总厅批准，于元宵节后开

演，兼卖女客座，在打磨厂福音堂试办”。

又有文时泉等人在白云观“倡办江北赈

灾义会”，“演唱改良新曲，并演说江北灾

状，筹收义款以救江北同胞”。又有京师

名优田际云等发起“北京普仁乐善会”，

“在福寿堂演戏助赈，自二十四日起接演

十日，所得戏资全济灾区”，并约请“谭鑫

培、汪桂芬二名角共襄义举”。三月初，北

京皇会又“拟联名递禀内外城总厅，在内

外城地方分期演会，仍须购票入观，以所

收票价一律汇至江北”。

这一时期出现在天津和北京的筹赈

义演热潮，其意涵非同浅鲜。自明清以来，

华北地区民间赈灾事业的发展始终远远

落在江南之后。晚清时期新型义赈的兴

起，也以江南社会为中心，直至 19世纪
末，华北社会从未在义赈活动中有过突出

的表现。就筹捐助赈角度而言，其在义赈

中的地位恐怕还居于岭南地区之后。因

此，光绪末期京津地区的这股筹赈义演热

潮，标志着华北地区终于拉近了与江南地

区在民间赈灾事业上的距离。正如当时

《大公报》所感慨的那样，通过此次京津助

赈活动，“其见义勇为、当仁不让之风，蹈

厉发扬，已大足发挥吾北方民族之精神”。

确实，这次演练表明京津地区的社会救济

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这就可以理解，在

十年之后即 1917年京畿大水期间，天津
便出现了组织能力和社会影响都不亚于

上海的大规模义赈活动。

因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徐海水灾
而引发的筹赈义演热潮，在义赈和义演

的发展过程中都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标志。首先，筹赈义演从此成为义赈募

捐机制中的重要手法，并深化了近代中

国救荒事业社会化的进程。此次徐海水

灾后，直到清朝覆亡，甚至在一些规模有

限的义赈活动中，义演都是一种常见筹

赈方式。到了民国年间，义演更是成为包

括华洋义赈会在内的诸多救灾组织和慈

善组织的常用募捐手法。因这方面论述

已经颇为详备，此不赘述。此外，通过筹

赈义演的渠道，无论是表演者，还是观赏

者，其中大多属于普通民众，而他们被卷

入救荒事业之中，既扩大了赈灾宣传，也

使赈灾参与者的群体构成得到了扩大，

从而进一步拓展了新型义赈活动的社会

基础。

其次，这股热潮还真正开启了义演

活动自身的新陈代谢。如前所述，在此期

间，虽然传统戏班和传统剧目占据舞台

中心的场合可能更多，但是具有新鲜气

象的节目也有不少登台亮相的机会。其

中除了各种与传统戏曲有别的新戏（或

称文明戏），甚至连西方影戏、体育运动

等项目都成为表演的内容，这无疑为义

演增添了更多的近代气息。从此之后，各

种新戏在各类义演中的比重不断增加。

有趣的是，这反过来又影响了不少投身

义演的传统戏曲演出者，迫使他们要在

表演中不断添加新鲜因素了。

渊据叶北京日报曳冤

清末北京民间戏班

江苏徐海水灾


